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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国庆档，据影视数据平台灯塔统计，全国总票房为 14.98 亿

元，比去年同期票房缩水超过 28 亿元。

其中，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撤侨题材影片《万里归途》在票房表现

上遥遥领先，口碑最佳，相较而言也最具艺术讨论价值。很多人都踏入

久违的电影院，泪眼汪汪地看完电影《万里归途》。

《万里归途》

影片故事发生在虚构

的北非国家努米亚，因突发

战乱，几位中国外交部工作

人员要带领手无寸铁的侨

胞躲避反叛军的袭击，去往

相对安全的边境。

因疫情不能出国拍摄，

而需要在造景上大费工夫，

大概是这个时期电影的特

殊性。《万里归途》的美术指

导李淼带领 15 人的设计团

队、超过 1000 人的前期置

景团队，力图在国内搭建出

符合北非地貌人情的集市、

矿山、仓库、战区。剧组到内

蒙、山东、宁夏等地勘景，先

建成完好城市，再根据战况

“炸毁”。据报道，努米亚的

“首都”莱普蒂斯城受到小

规模袭击，所以街上多弹

孔；塞布拉塔城被反政府军

占领，要被重型武器攻击，这些因

素都被主创考虑在内。

虚构的背景并没有让观众出

戏、分神，可以说在这点上主创是

成功的。且影片拍摄也较为克制，

镜头并没有沉醉于过度展示“异

国”风貌，背景服务于角色和剧

情，不喧宾夺主。

筹备期间，主创团队参考了

中国多次撤侨的新闻资料、报告

文学，让故事有事实依托，剧情不

悬浮。剧作结构较工整地分为三

个段落：张译饰演的外交部领事

保护中心一等秘书宗大伟和王

俊凯饰演的外交部领事保护中

心随员成朗进入努米亚，协助努

米亚使馆一等秘书章宁撤侨，结

果滞留在战地———主要人物关

系，以及宗大伟等人与当地人斡

旋的过程被交待清楚，章宁突然

被炸死，局势的严酷性凸显出

来；宗大伟、成朗出发寻找章宁

妻子白婳带领的另一批侨胞，进

入战区，危情加剧；在与外界失

联的情况下，宗大伟等带领一百

多人的队伍去往另一城市迪拉

特求援；路途中，宗大伟和成朗发

生争执，悬念叠加。

影片的很多小细节都能让人

感受到剧作的用心，比如在逃离

战地的途中，章宁的养女念《一千

零一夜》里来自沙漠的辛巴达海

上冒险的故事，镜头给正在带领

大家穿过巷道的宗大伟，音画不

同步，起到互文效果。又如宗大伟

同边境官套近乎，请其通融放中

国侨胞出边境，将同事章宁的校

队守门员履历安到自己头上，试

图获得同为守门员的边境官的好

感，并引用教练名言，“我最讨厌

花里胡哨的个人表演。”两人异口

同声说出这句话时，人物关系拉

近，僵持的局面仿佛被打破，但很

快，剧情反转，边境官识出了宗大

伟的伪装，“我最讨厌花里胡哨的

个人表演”这句话被边境官反扣

在宗大伟头上，一个小的呼应，宗

大伟没能如观众预想那般从容突

破困难。

做电影导演前，饶晓志做了

十年话剧导演。《万里归途》虽然

有撤侨这样一个宏大叙事，饶晓

志拍的还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片

子多群戏，那些出国奔生活的普

通蓝领、想回家的人、脱离大部队

想活命的人，成片中着墨不多，但

形象不算脸谱化，有生命力。在归

国的飞机上，这些劫后余生的普

通人没有大悲大喜，而是一脸疲

惫地闭着眼。

3 万多名侨胞中的亲历者

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也再次

引发关注：2011 年开春，位于北非

的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很快失

控。暴徒们疯狂地袭击中国工地，

驻利比亚中国企业停产。到 2月，

仍有 3 万多名中国人滞留利比

亚。中国紧急调动海陆空三军，前

往利比亚开展撤侨行动。最终，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3万多名侨胞分

批次安全地撤离了利比亚。

10 月 3 日，秋意正浓，上海市

静安区大悦城一家电影院刚结束

一场《万里归途》的放映。52 岁的

倪修龙和身旁的观众一样，伴随

王菲所演唱的片尾曲《归途有风》

的旋律，热泪盈眶地走出了影厅。

但和现场观众有所不同的是，倪

修龙正是电影《万里归途》的故事

原型之一，2011 年利比亚大撤侨

事件的亲历者。

看到自己的亲身经历被改编

成电影，倪修龙的内心百感交集。

他试着将现实与电影中的细节一

一对照：沙漠中披星戴月地赶路、

外交官从头到尾的协助、归国包

机舷窗外浮现出的喜马拉雅山脉

……这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故事要从 2010 年讲起。彼时，

从事建筑行业的倪修龙刚刚结束

了位于卡塔尔多哈的工程项目，

起身前往北非一个陌生的国

度———利比亚。

刚走出机场的那一刻，倪修

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他随身

携带的相机，记录下眼前呈现

出的一切，荒凉便是他对这个

国家的第一感受。

倪修龙所工作的中建八局

利比亚分公司坐落于利比亚的

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他说，在当

地小商品批发市场里，60%以上

的商品都是“made in China”。当

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一听

倪修龙是从中国而来，就会微

笑着竖起大拇指点赞。

就这样，倪修龙和他的三个

侄子在利比亚顺利工作、生活

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 2011 年

开春，利比亚内战爆发了。

战火很快蔓延到了他所在

的城市班加西。2 月中旬开始，

倪修龙所在的公司雇佣的很多

当地人已经不来上班，街上偶

尔传来像爆竹声一样的零星枪

炮声。为了确保所有中国员工

的安全，公司领导很快做出了

紧急预案，要求加强工地防卫，

提出“生命第一、财产第二”自

保自救最高原则。具体包括：将

工地上的钢筋、钢管、铁锹拿来

作为临时武器，安排 24 小时轮

流巡逻；把一些重要的工程文

件、护照、现金等物品挖坑埋入

地下；优先将年纪大的员工和

女员工安置在相对安全的地

方；派遣专人全程照顾身负工

伤的员工等。

但当地局势还是变得越来

越严峻。到了 2月 20 日晚间，班

加西已经完全被反政府组织所

控制，陷入了无序的状态，让倪

修龙和他同事最感到害怕的事

情发生了———武装分子破墙而

入，开始洗劫公司。

“当地的武装分子来了有一

百多人，但是我们有一千多名

员工。我们与他们隔墙对峙。庆

幸的是他们只是抢劫，没有攻

击我们，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子

弹都射向了天空。”倪修龙坦

言，当时他看上去还算镇定，但

内心早已翻滚不已，毕竟他们

面对的是真枪实弹。

他将一些不方便带走的贵

重物品藏在自己房间的天花板

里，随后和其他同事在单位领

导的组织下撤离到了安全的地

方，但宿舍还是被破墙而入的

武装分子洗劫一空。

而最让倪修龙担心的是，当

地的通信网络瘫痪了，就这样，

倪修龙与大家都暂时和国内的

亲人失联了。能否顺利从利比

亚撤离？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祖

国与亲人们团聚？一系列问号

在倪修龙的内心浮现。

一个都不会少

在枪林弹雨、暴徒袭击、通

信瘫痪的多重压力下，恐惧和

不安在人群中蔓延。这时，中建

八局利比亚分公司的领导带着

几个人，顶着震天的枪弹声走

访了各个项目部门。领导带队

反复地安抚着员工们的情绪：

“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做好长期

应对困难的准备，同时我们也

争取尽快安全撤离每一个人。

大家尽管放心，一个都不会

少！”

原本惊慌的人群突然有了

主心骨，大家听完后一起高呼

着“祖国没有忘记我们”“祖国

万岁”，“现场每个人都非常地

激动，就像寒冬里，一股暖流涌

过来了。”倪修龙回忆到。

利比亚大撤退即将拉开序

幕。由于侨胞人数众多且侨胞

分布在不同区域，利比亚大撤

离安排了海陆空三条路线。其

中，陆路需要经过埃及。

2 月 25 日，经过 9 个半小

时跋涉 800 公里，侨胞们终于到

达利比亚和埃及的交界处。当

时，侨胞队伍里面混进了 50 多

名东南亚人。而且，由于撤离匆

忙，到达埃及海关时，许多人的

护照已经丢失，无法证明自己

的国籍身份，难以通关。于是，

工作人员急中生智与埃及大使

馆及海关工作人员协商：中国

人都会唱国歌，那么不妨让中

国公民一边唱着国歌一边入

关。

埃及方同意之后，一个人

立刻拿出了五星红旗，并将国

旗高高举起。看到国旗，中建

八局的队伍迅速聚拢过来。

接着，中国公民们纷纷排成一

列，昂首挺胸地在国歌声中

过关了。由此，打通了一条利

比亚撤离到埃及的陆路生命

线。

护照就是回家船票

倪修龙走的是水路撤退路

线。连日发生的暴乱使撤离任

务变得越来越紧迫。2011 年 2

月 22 日晚，倪修龙看见工作人

员们彻夜不眠地四处奔走、开

会，一个接一个地打着电话做

着疏通工作。夹杂着混乱、疲惫

和希望的漫长一夜终于过去

了。

熹微晨光从窗户里透进来

时，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了一张

临时船票。船票上印着每个人

的单位、编号、姓名、护照号码，

还盖上了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

司的图章。

2 月 26 日，4600 名侨胞拿

着这张来之不易的特殊船票，

借助大货车和集装箱的帮助，

前往班加西港口，坐上了“希腊

精神号”和“奥林匹克冠军号”

两座邮轮。

病号、大龄和女性员工优

先登上生命通道，而其他人则

自觉有序地排队。其中，外籍

员工也能随着中国员工一同

登船。接着，大使馆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帮助侨胞入住各自

的房间，还将卫星电话借给侨

胞使用。

当时恰逢雨季，邮轮被风浪

托卷着，一路颠簸。疲于逃命的

人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悬了一

路的心，在摇晃不歇却令人安

逸的邮轮里拿起电话，给另一

个半球的亲朋好友报平安，或

哭或笑，激动不已。

经过一夜的颠簸，邮轮载着

侨胞，经由地中海来到了希腊

的克里特岛。当时希腊正处于

旅游淡季。中国驻外部门与希

腊政府协商后，希腊政府启动

了应急计划：克里特岛上数十

家酒店紧急开业，酒店工作人

员尽快采购物资，以迎接远道

而来的中国客人。

2 月 28 日，侨胞们坐上了

飞回北京的包机。飞机上，人们

带着期待的心情，谈论着飞机

降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回

家看望父母，约见三五好友，或

是大快朵颐。

中国 3万多名侨胞们，经历

了枪林弹雨和颠沛流离，重新

踏上了眷恋的土地。

“祖国强大了，到哪里都不

怕。护照就是回家的船票。虽然

我现在用新护照了，但是所有

的护照我都保存着。”说这番话

的时候，倪修龙的护照就摆在

他的面前。

（杨静茹来源：《南方人物周

刊》牛强朱云帆 来源：《新闻晨

报》）

侨胞带着兴奋的心情，排队等着坐包机回国


